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腊月二十六，外面下了很大

的雪，本来前几天下的雪还没融

化。我正准备把屋里收拾好了去

置办年货，却突然停电了。我让儿

子先检查一下是哪里的问题，儿

子说进表线没电。这怎么成啊！一

大年没在家，这刚到家却没电了。

打李老虎电话，只听到“你所拨打

的电话正在通话中”的提示音。于

是我便踏着半尺多深的雪去找李

老虎。 
李老虎是我们生产队的电工。

他个子高，皮肤黑，眉毛又长又

黑，牙齿比一般人长的长，而且特

别白。他年轻时不爱干田地的活，

总爱捣鼓一些在农人们看来不务

正业的把戏，还动不动十天半月

不见人影。有人说他跑到大城市

学电路安装去了。当时没人知道

那是啥洋玩意儿。

有一年大忙季节，他母亲看一

家老小都起早贪黑地在田间劳

作，他却整天闲逛，就忍不住数落

他几句，结果他当着那么多人的

面鼓圆了眼睛：“你想让我也和你

们一样啃土垃（本地方言，意为在

土地刨食吃）？没门！”当时那样子

就像一只发威的小虎羔子，于是，

人们背地里给他起了个绰号，叫

他李“老虎”。有胆大的年轻人见

面时笑嘻嘻地喊他李老虎，他一

边笑着给那人一巴掌，一边说：

“妈拉个叭子的，那是说俺威武，

晓得不？”久而久之，就没有几个

人叫他真名了。

1987 年，乡领导动员各方力

量，准备让各村都拉上长明电。由

于工程浩大，各村除了要确定一

名电工外，还得另外找个帮忙的。

俺村电工是村支书的儿子，帮忙

的是会计的侄子。各村的电工和

帮忙的都集中起来，由乡电管站

统一安排，分成几个组，每个组安

排一个电管站的人员负责施工。

工资由各村征集起来电管站统一

发放。

那时还没有人外出打工，这

有钱拿的活可让好多人眼馋哩。

可是会计侄子好像握锄把握习惯

了，任别人怎么点拨，甚至手把手

地教，他就像个木头人，气得电管

站站长把他打发回了。

刚好那几天站长亲自带队在

俺村施工。

那时村委会旁边有两个打

米、磨面、粉糠的加工点，还有个

油坊，这三个地方用电量都大，距

离又近，和农户里单一的照明电

相比线路有些复杂。两个电工和

站长正在讨论如何安装，李老虎

刚好路过，听到讨论停住脚步说：

“这有啥难的？”站长冷静地上下

打量着他：“难不成你还会干这活

儿？”那意思很明显，你懂个屁！李

老虎也不答话，拎起站长脚边的

工具箱就上阵了。结果，那些工具

在他手上像玩具一样，任他钉、

扳、拧，一通熟练的动作下来，就

变戏法似的把站长电工刚才还在

讨论如何做的活儿给做好了。他

拍拍手：“我做的活以后要是有问

题就找我！”说罢头也不回地走

了。

第三天，李老虎被通知聘请

为电管站的员工！这让认识他的

人都睁圆了眼睛，说他懒人有懒

福。但那时，大家全低头在自家的

一亩三分地上，并没有人去关注

他李老虎如何如何，只知道他后

来转正了，端了铁饭碗。后来我们

村的电工突然病故，李老虎便接

替了这电工的工作。只见他经常

悠闲地到村委会跟前的代销店打

牌，到月底了才拿个小本子挨家

挨户抄电表，收电费。老辈人都

说，这家伙真是有不种庄稼的命！

再后来，我们村的妇女都出

外打工了，李老虎却不让他女人

外出，给她在小街上开个小商铺，

还不是李老虎油水多吗！人们私

下里都这么议论。

前年六月，他把在广东打工的

儿子弄回来接了他的班。原因是

李老虎在一次抢修线路时把腿摔

坏了。他儿子接班后比他更轻松，

现在网络发达，在外打工的用微

信或支付宝就可以交费了，他儿

子简直等于白拿工资嘛！有人私

下议论。

如果我没有亲眼看到这一

幕，我会和所有人一样，认为李老

虎把自己的位置传给儿子是走了

关系的。

刚走到离他家不远的菜园

边，就听到李老虎的吼声：“小兔

崽子，今天不跟着老子速急把问

题解决了，以后就别干了！干咱这

行的，别看平时轻闲，线路出故障

了，咱就得跟打仗的士兵接到命

令一样，必须风雨无阻地抢修！你

知不知道？！”等我走到门口，正碰

上李老虎气呼呼地一瘸一拐走出

来，像没看到我一样径直走了。他

儿子拎着一提笼工具极不情愿地

跟着出来，淡淡地喊了一声表婶

就跟着他父亲走了。

李老虎的老婆赶紧把我拉到

屋里，连声说：“嗯表婶今儿个可

莫见疑哈，俺家这人老虎的名字

算是没起错呀！这不，刚才河那边

有几个人打电话说方塆有两棵树

被雪压倒了，把电线砸断了。儿子

才干这活几个月，没经历过这样

的事，刚好这几天腿又湿寒疼，就

想着等雪下小点再去处理，惹得

老东西像发威的老虎一样吼。唉，

不知道的人总以为做电工是捡便

宜呢。” 
我听了脸有些发红。我不知

道是怎么走出他家屋来的。

雪，越下越大。我必须去河那

边的代销店买些菜回来。当我扛

着一蛇皮袋菜，踏着厚厚的积雪，

深一脚浅一脚回到桥头时，那两

棵大树已被大卸八块，乖乖躺在

路边。树倒下的位置附近站着不

少男人。老的少的都有。

等我回到家，电已恢复正常。

电工李“老虎” 商城县 岩 草

今年公历十一月七日

立冬。不知是季节变化的

缘故，还是心理的作用，顿

觉凉意袭身，我下意识的

裹紧了衣服，与冬相携相

拥。

我多年来养成了散步

的习惯，且喜欢一个人静

静的漫步。走在郊外的林

荫道上，冬的景象映入眼

帘，风吹树叶落，片片树叶

随风翻滚，像顽皮的孩子

似的。看着一片片的枯叶

从树梢上静静的滑落，我

的心也变得沉重了。落叶

令我联想到：人生一世，草

木一秋。就像这飘散的树

叶似的，悄无声息的赴入

了大地的怀抱，是那么的

轻柔、无声、静谧。

冬，秋春的邻居。初冬，给人以宁

静，乍寒还暖，早晚温差较大。特别是

清晨散步，凉飕飕的，寒风直逼身体，

钻进脖子，钻进脊背，不由得我直打

寒颤，下意识的快速跑了起来，仅半

个小时，浑身便热了起来，感觉非常

爽快。隆冬，雪花飞舞，漫无边际，潇

潇洒洒，随着旋风的劲吹，雪花像喝

醉了酒的汉子似的，忽紧忽慢，忽高

忽低，任性的狂舞着，旁若无人。

人生已迈过了知天命之年，可我

的心理年龄仍觉年轻，可能是心态的

缘故吧？雪后，我也想像孩子们似的

堆雪人，打雪仗，寻回童年。有时我自

己也觉得这个想法很幼稚、很不合常

理，甚至惹得人们笑话我。

不觉又是一年冬。随着每年冬的

到来，我的年龄便又长了一轮，轻叹

岁月如梭，感叹人生匆匆过客。说实

话，我还是很喜欢冬季的。白雪皑皑，

洁白无瑕。宁静致远，令人心静。火锅

飘香，小酌怡情。冬季的双休日里，邀

三朋四友，排五碗六碟，饮七杯八杯，

神仙似的，悠哉悠哉，好不惬意。

时光如流水，天凉好个秋。秋的

脚步刚刚迈去，冬便迫不及待地与我

们撞了个满怀。看着这白色的世纪，

心如止水。晴空万里的冬季，我尽情

地享受着冬日暖阳，神仙似的。

不觉又是一年冬，冬日暖阳照我

胸。人生得欢尽需欢，享受生活万万

年。冬，我心中的静神，我无限的热恋

着你，亲近着你，时时刻刻有一种赴

入您怀中的念头。我爱冬的宁静，我

爱冬的洁白，我更爱冬日暖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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